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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第36期新闻稿：倘若1973 年智利没有政变，又
会发生些什么呢？
 

《众人·之三》格雷西亚·巴里奥斯（智利）作于1972 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想象以下场景：1973  年9月11日，美国政府大开绿灯，但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领导的智利军方反
动势力没有出兵；领导“人民团结阵线”政府的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前往圣地亚哥拉莫内达宫总统
府，宣布将由全民公投决定政府去留，并要求几位高级将领辞职；随后，阿连德继续为降低通胀及其
政府在智利推进社会主义政策的计划而奋斗。

1973  年智利军方攻入拉莫内达宫之前，阿连德和人民团结阵线政府一直在奋力捍卫智利主权，尤其
是铜矿资源和土地的所有权，为的是筹集足够资金消除饥饿和文盲，并通过创新手段提供医疗保健和
住房。阿连德政府在1970年的人民团结阵线纲领中制定了宪章：

智利人民对社会的期望是合理且可以实现的。例如，他们想要体面且不会挤压其收入的住房；
为孩子们准备的学校和大学；足够的工资；终结物价上涨；稳定的工作；及时的医疗护理；公
共照明；下水道；饮用水；铺设好的街道和人行道；社会保障制度公平且运转良好，没有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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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也不会少得无从果腹；电话服务；警察；儿童游乐场；娱乐场所；人人享有度假和海水
浴场。

满足人民的这些正当愿望是人民政府的重中之重。事实上，这些愿望是社会必须承认的权利。

实现“人民的正当愿望”这个值得称道的目标因为公众对人民团结阵线政府抱有乐观情绪而成为可能。
阿连德政府采取的模式是下放政府权力，动员人民实现自己的“正当愿望”。如果该模式没有中断，政
府社会保障机构的储户就会一直留在指导委员会中对这些基金进行监督，贫民窟居民组织也会继续检
查负责为工人阶级建造优质住房的住建部门的运作情况。随着政府利用新技术（如赛博协同控制工程
〔Project Cybersyn〕）创建分布式决策系统，原有的民主结构将继续得到加强。纲领指出, “这些不仅
仅是一些例子，还是人民真实有效参与国家机构运转与管理的新认识。”

 

《我们要打一场自我内心的游击战，获得新生》罗伯托·马塔（智利）作于1970年

 

智利人民在人民团结阵线政府的领导下，掌控了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并努力改善自身社会和文化，
他们仿佛发射了一颗信号弹，宣告了社会主义蕴藏的巨大潜能。这种进步与古巴革命等其他方面取得
的进展遥相呼应，增强了整个第三世界人民检验各自潜力的信心。消除贫困和为每个家庭建造住房激
励了整个拉丁美洲。倘若人民团结阵线的变革没有戛然而止，它大概会在有可能实现这些愿望的地方
激励其他左翼运动提出满足正当愿望的要求。我们生活的世界将不再匮乏，而匮乏阻碍实现这些愿望。
“芝加哥男孩们”就不会怀揣有害的新自由主义计划加入军事政权进行经济实验。动员起来的民众会
揭露资产阶级以经济增长为名把紧缩政策强加给人民的不法企图。随着阿连德政府在分权和民众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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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动下扩充计划，人民的“正当愿望”或许会压倒资本主义的狭隘贪婪。

如果智利没有政变，秘鲁和阿根廷可能就不会在1975和1976年相继发生政变。没有这些政变，或许玻
利维亚、巴西和巴拉圭的军事独裁政权就会在受到智利鼓舞的民众抗议面前撤退。在这种情况下，或
许智利的萨尔瓦多·阿连德与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之间的密切关系会打破华盛顿对革命后古巴的
非法封锁。或许在1972年圣地亚哥联合国贸发大会上做出的承诺就会实现，其中包括在1974  年制定
强韧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从而摒弃美元–华尔街复合体及其附属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
帝国主义特权。或许，当时智利正在建立的公正经济秩序会扩展到全世界。

 

 

但政变终究还是发生了。数十万人被军事独裁政权杀害、失踪和流放，由此引发的镇压态势在1990年
智利恢复民主后仍难以扭转。在军方的严密控制下，智利从“社会主义实验室”变成了“新自由主义
实验室”。尽管智利人口只有大约一千万（相当于巴西人口的十分之一），但1973年的政变却产生了
全球性影响。当时，人们认为政变不仅针对阿连德领导的人民团结阵线政府，而且还针对第三世界。

这正是我们新一期汇编《第三世界政变：智利1973》的主题。本期汇编是与亚历杭德罗·利普舒茨科
学研究所的社会和政策研究中心（Instituto de Ciencias Alejandro Lipschutz Centro de Pensamiento e
Investigacio ́n Social y Poli ́tica，简称ICAL）合作完成的。汇编写道：“反对阿连德政府的政变不仅要
打击智利的铜矿国有化政策，而且还缘于阿连德为其他寻求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发展中国家展现了领导
力和榜样。”1972  年在圣地亚哥举行的联合国第三届贸发大会上，阿连德说，会议的使命是用“基
于新的人和人类尊严概念的公平经济贸易秩序”取代“过时且极不公正的经济贸易秩序，重新制定欠
发达国家无法忍受、阻碍其进步且只有利于富裕国家的国际分工”。这正是智利政变以及帝国主义集
团动用其他伎俩所要破坏的势头。这些伎俩没有促进“基于新的人和人类尊严概念”的秩序，而是导致

https://youtu.be/IAxgcj96mk4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dossier-68-the-coup-against-the-third-world-chile-1973/
https://ical.cl/
https://ical.cl/
https://ical.cl/
https://ical.cl/
https://ical.cl/
https://ical.cl/


4

数十万人民卫士（包括左翼分子、工会成员、农民领袖、环境正义运动者和女权活动家）被杀害，让
饥饿、文盲、恶劣的住房和医疗条件以及整个社会的绝望和毒害之风持续下去。

请阅读并分享我们的汇编。汇编是努力合作的成果，每月出版一期，综合了我们身为扎根群众运动的
机构对重要历史事件的看法。本期汇编刊载的艺术作品出自萨尔瓦多·阿连德团结博物馆。该博物馆
保存了人民团结阵线时期和反政变斗争时期的艺术品。我们感谢博物馆和ICAL帮助我们开展精诚团
结的合作，反对狭隘贪婪的新自由主义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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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利政变50周年到来的两周前，智利共产党主席吉列尔莫·泰列尔去世。葬礼上，该党总书记劳塔
罗·卡莫纳·索托讲到，政变的火药味尚未散去，泰列尔就前往瓦尔迪维亚开展保护并建设党组织的
工作，这也是抵抗政变政权行动的一部分。1974  年，泰列尔在圣地亚哥被俘，随后被囚禁于智利空
军战争学院（Academia de Guerra Aérea）长达两年，受尽折磨，另外还有一年半被关押在里托克、普
琼卡维和特雷斯阿拉莫斯的集中营。1976  年获释后，他隐姓埋名，继续努力重建党组织的战斗力。
翌年，智利共产党领导人格拉迪斯·马琳也加入了他的行列。泰列尔接任该党军事委员会负责人时，
这项本就危险工作变得更加危险。该委员会负责管理从古巴运往智利的援助物资，并监督曼努埃
尔·罗德里格斯爱国阵线（该党的武装力量）的创建和运作。虽然暗杀皮诺切特没能成功，但整个民
主运动取得了成功。正是泰列尔、马琳和其他无数无名人士的勇敢和牺牲，才于1990年终结了皮诺切
特和“芝加哥男孩”的独裁统治。

1973 年的智利政变摧毁了无数生命，中止了一个充满希望的进程。而今，必须重振这一希望。

 

热忱的，

Vij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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